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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海利益之爭與明清鼎革中的粵東沿海戰局 

 

楊培娜 

 

摘  要：明末清初，閩粵沿海地區呈現紛繁複雜的局勢。清廷與鄭氏在粵東沿海的拉鋸戰中，

借助了大量地方豪強的力量，方能與擁有強大水師的鄭氏抗衡。在紛亂的粵東戰事中，充斥

的是延續自明代後期以來的不同地方豪強之間的利益爭奪，最終形成吳六奇、許龍、蘇利等

三大勢力聯合對抗鄭氏的局面。本文梳理在明清鼎革大變局中，潮州本地軍事勢力如何在鄭

氏海上勢力的邊界形成相對平衡的態勢，結合地方社會經濟及海上貿易情況來探析明清鼎革

之中地域社會發展的複雜性。 

關鍵字：粵東、潮州、海上貿易、地方豪強、鄭成功 

 

明清易代，以鄭成功集團為代表的抗清勢力與清廷在東南沿海地區持續了數十年的拉鋸

戰，這與鄭氏集團在當時東亞海上貿易中具有絕對優勢、獲利豐厚直接相關。1鄭氏擁有強

大的水師，而清廷早期的戰事主要以陸上為主，自身海上作戰能力極弱，其水師都是靠吸納

鄭芝龍、黃梧等歸降的水師部隊整編而成，2在遷界之前，清廷對東南沿海地區的控制，往

往是借助當地軍事集團的力量來實現。 

包括潮州、惠州在內的粵東地區，是清廷與鄭氏集團攻防戰的前線。鄭成功在據有臺灣

之前，獲取軍糧的管道往往是略地取糧，3而在順治十年（1653）清政府試圖與鄭成功議和

之前，廣東潮州、惠州地區是鄭部軍糧最主要的來源地。4目前，學術界對鄭氏集團的研究

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厚的成果。5倘若轉換一下角度，從地域社會的視角出發，看看在鄭成功

幾乎封鎖了東南沿海島嶼、壟斷海上商貿活動的時候，既被視為處於鄭氏勢力邊緣但同時又

是其重要征糧地的粵東地區具體是怎樣的情形，清廷如何在粵東站穩腳跟並與鄭氏拉鋸，什

麼人在支持清朝，這些人如何獲取資源，他們跟明清戰局的關係如何，應可加深對明清易代

及粵東沿海社會的認識。本文嘗試以順治年間鄭氏集團在粵東地區最大的對手——許龍、蘇

利、吳六奇為中心展開分析。 

一、明中葉以後粵東豪強紛爭的局勢 

明代中期以後，東南沿海地區急劇動盪，閩粵界鄰的漳州、潮州瀕海地域因山海盜寇竊

                                                             
 本文初稿曾於 2015 年 7 月在香港城市大學主辦的「「16-19 世紀東亞的海上世界國際研討會」」上宣讀，

並得到鄭振滿教授、陳博翼博士、盧正恒博士、申斌博士的批評指正，謹表謝忱。修訂稿刊於《國家航海》

第 1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2 月）。 
 
1 聶德寧：明清之際鄭氏集團海上貿易的組織與管理，《南洋問題研究》，1992 年第 1 期，頁 103-104。 
2 參見李其霖：《見風使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臺北：五南圖書，2014 年），頁 62-63。 
3 楊彥傑：鄭成功兵額與軍糧問題，《學術月刊》，1982 年第 8 期，頁 11。 
4 楊彥傑：鄭成功兵額與軍糧問題，《學術月刊》，1982 年第 8 期，頁 9。 
5 鄭成功研究學術研討會學術組編：《臺灣鄭成功研究論文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方友義

主編：《鄭成功研究》（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723-86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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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海上走私貿易興盛而被稱為「賊之巢穴」。1幾乎所有嘉靖年間的大海盜，如許朝光、林

道乾、魏朝義、朱良寶、曾一本、吳平等都曾在這裡活動過，甚至在接受招撫後安插於此。

以潮州府澄海縣為例，嘉靖四十二年澄海置縣之時，沿海一帶密密麻麻分佈着各大海盜的堡

寨，如朱寶良的南洋寨、莫應敷的東湖寨、許瑞的溪東寨、魏朝義的大家井寨等。
2
名為安

插，實則是海盜圈地劃界，徵收稅餉，地方士大夫多以「撫賊」稱之。
3
正如陳春聲等學者

已經指出的，在這種「海盜」 「山賊」不斷侵擾，「撫民」、 「撫賊」到處可見的情況下，

「官府又沒有足夠能力在一個迅速轉型的社會中維持安定和起碼的秩序，一般的村民就只好

自己高築寨牆，架設炮位，聚族合村以求自保了。」
4
這種聚族合村、修堡築寨的鄉村軍事

化5趨勢，在明清之交，達到頂峰。 

崇禎末年，山海鼎沸，漳潮各地借名起義，「沿鄉劫掠，協令助餉」者眾多。6豪強自行

銜屬，據堡自守，有的還建立自己的政權，如以揭陽霖田等地為據點的「九軍」，僭號「後

漢」，紀元「大升」。彼時，幾乎每個重要的居民點都是以寨、堡、圍命名的軍事堡壘。明末

清初士人彭孫貽著《靖海志》，在述及明末粵東地區各路豪強時曾如此表述： 

時潮屬多土豪擁據，三河壩有吳六奇，黃崗有黃海如，南洋有許龍，澄海有楊廣，

海山有朱堯，潮陽有張禮，碣石有蘇利。7 

這樣的說法多為後來的記述所引用。民國李介丞根據方志及族譜等資料編撰成《明季嶺

東山砦記》，記載了明末清初粵東地區 124 座寨、圍、堡，其中澄海縣是重災區，僅蘇灣都

就有黃海如的埭頭寨、許龍的南洋寨和張禮的達濠寨等重要軍事據點。這些寨堡，在鼎革之

時，成為了地方民眾的容身之所，有些大的寨堡甚至設立了市場，並且後來發展成為區域內

重要的市鎮，如金湯鎮等。8 

一方面是豪強分立、爭奪地盤，另一方面，從崇禎末年開始，鄭芝龍集團對海上貿易及

近岸諸重要島嶼的控制，強烈衝擊著本地自明中期以來逐漸形成的瀕海資源圈佔和分配原

                                                             
1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98-110。 
2 康熙《澄海縣誌》卷一九，海氛，載《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30》，頁 168-171。 
3 林大春：，《井丹先生文集》卷八，狀疏表·論海寇必誅狀；陳天資：《東里志》卷 2，境事志·災異

等。 
4 陳春聲、肖文評：聚落形態與社會轉型：明清之際韓江流域地方動亂之歷史影響，《史學月刊》，2011

年第 2 期，頁 58。 
5 關於明代中後期閩粵鄉村軍事化的研究，還可參見陳春聲：從「倭亂」到「遷海」——明末清初潮州地

方動亂與鄉村社會變遷，《明清論叢》，第 2 輯；唐立宗：《在「政區」與「盜區」之間———明代閩粵

贛交界的秩序變動與地方行政演化》,臺灣大學文學院（2002 年）；饒偉新：明清時期華南地區鄉村聚落

的宗族化與軍事化——以贛南鄉村圍寨為中心，《史學月刊》，2003 年第 12 期；肖文評：《白堠鄉的故

事：地域史脈絡下的鄉村社會建構》（北京：三聯書店，2011 年版）等。 
6
 乾隆《海豐縣誌》卷十，邑事，載《中國地方誌集成•廣東 28》（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年），頁 673-674。 

7 彭孫貽：《靖海志》卷一，載《臺灣文獻叢刊 35》（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18。 
8 李介丞：《明季嶺東山砦記》卷一，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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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地方勢豪巨宦或通鄭氏，或試圖與之抗衡，在此過程中逐漸出現了更為強有力的軍事豪

強，他們進一步掌控地方資源，同時也成為地方的保護傘，本文所關注的吳六奇、許龍、蘇

利就是其中的代表。 

二、寨堡經濟與粵東三總兵的發跡 

江日升在《臺灣外記》中把鼎革之際在粵東地區與鄭氏對抗的吳六奇、許龍、蘇利列名

為「五虎亂潮」的代表，
1
同被視為地方強權人物的還有黃岡黃海如、澄海楊廣、海山朱堯

和潮陽張禮等。他們各有擁有自己的地盤，並根據自身利益和局勢變化決定「明」「清」歸

屬。下文就以吳六奇、許龍、蘇利為例，試窺明末清初粵東豪強的發展歷程。 

吳六奇，
2
潮州府海陽縣豐政都湯田鄉（今豐順縣）人。《豐順湯田吳氏敦倫堂族譜》載

其生於萬曆丁未（萬曆三十五年，1607 年）七月十二日，卒於康熙乙己年（康熙四年，1665

年）五月初三日。
3
吳六奇順治七年降清，屢立戰功，順治十一年獲授饒平總兵，

4
順治十七

年因捐造戰船加左都督銜，
5
康熙三年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死後追贈少師兼太子太師，諡

號順恪。
6
 

關於吳六奇的發跡，楊旬瑛《饒鎮順恪吳公墓誌銘》中寫道： 

明末紛擾之際，潮郡大盜迭起，滋蔓難圖。公發憤為鄉閭計，偕其弟參戎君廣集

精銳，厲師以向，殲逆討叛，遂為一時長城。7 

吳六奇所在之湯田鄉，舊有通判府之設。吳六奇以通判府城為據點，「訓練鄉勇，捍衛

閭里，屢殲群賊，以留隍地濱韓江，為豐政都轄境門戶，聯絡留隍鄉民，促令沿河幹築寨自

守，使相呼應。」
 8 

崇禎年間，豐順設營，吳六奇被任命為豐順千總。順治二年，九軍劉公

顯等進攻湯田附近的金甌山寨、金湯寨等，吳六奇作為援兵解圍，並跟金湯寨首領羅萬傑建

立聯繫，相互回應。順治三年十一月，吳六奇溯韓江北上，殺原先佔據三河鎮的劉良機，率

部進駐三河鎮。 

三河是汀江、清遠河和梅江的交匯處，是閩粵贛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三河往南即韓江，

                                                             
1 江日升在書中三次提到「五虎亂潮」的說法，並明確注明許龍、蘇利、吳六奇為明末「五虎亂潮」之一，

但剩下的二虎是誰就沒有再說明。 
2 有關吳六奇的坊間故事傳聞頗多。汪價、王士禎、鈕琇、蒲松齡等人分別在《三儂贅人廣自序》、《香

祖筆記》、《觚賸》和《聊齋志異》中記述吳六奇發跡的故事，今人武俠小說家金庸在《鹿鼎記》中對吳

六奇著墨甚多。 
3 《豐順湯田吳氏敦倫堂族譜》卷一下，六奇公，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藏（1987 年），頁 20a。 
4 《清世祖實錄》卷八四，順治十一年六月丁卯。 
5 《清世祖實錄》卷一四一，順治十七年十月庚寅。 
6 《清聖祖實錄》卷十二，康熙三年閏六月己丑；卷十七，康熙四年十月甲戌。 
7 乾隆《豐順縣誌》卷八，藝文志，頁 27b。 
8 李介丞：《明季嶺東山砦記》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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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粵東沿海通往內陸山區的唯一水道。控扼三河，對控制粵東乃至粵、閩、贛三省邊區具有

戰略性意義。三河自明代嘉靖年間即有三河鎮和三河壩市的設立，是閩粵贛邊經濟區的重要

貨運中心和中轉地。
1
該地「舟楫輻輳鱗次，兩岸貿易者為浮店，星布洲滸，凡魚鹽布票器

用百貨悉備，人謂之小潮州。」
2
吳六奇屯兵三河，與當地望族饒氏關係密切，得到他們的

支持，
3
經費有着，地位穩固。跟着，吳六奇以此為基地向周圍擴散。他一方面網羅各地土

豪以壯大勢力，另一方面則向各地徵收錢糧作為軍餉，不從則以官府名義征繳。經過數年經

營，吳六奇所部成為粵東地方最大的一股勢力，掌控三河、大埔地方長達二十年之久。
4
不

過，此時吳六奇活動範圍，仍以韓江中上游山區為主。他的勢力往沿海地區延伸，則要等到

順治七年降清之後。 

許龍，號慶達，澄海縣蘇灣都南洋人，康熙《澄海縣誌》言其「明末擁眾據南洋，擅海

上魚鹽之利，家數十萬。海寇出入，屢為所撓截。投誠後加都督銜。時有斥地之命，挨延不

行。平南王至郡，遷之程鄉。數年召入旗，卒。」5 

南洋寨位於澄海縣東北十里南洋中社，西面與韓江東溪相接，東溪在此分叉橫流，通篷

子港出海。其東北面即海山島、柘林灣，東面正對着南澳島。由海山、南澳航往潮州、揭

陽等地的船隻多選擇經南洋溪進入東溪，以避開風浪。6乾隆《潮州府志》中言「其地環城

皆水，直通外海，可泊戰船，四鄉米穀雲集，居民富庶，乃可戰可守之地。」7 

南洋寨為嘉靖年間海寇朱良寶就撫後的安插之地。萬曆元年，朱良寶與安插在潮陽招收

都的林道乾同時「叛撫」，萬曆二年總兵張元勳攻破南洋寨，朱良寶敗亡。8崇禎末年，許龍

據南洋寨，「擅海上魚鹽之利，家數十萬。」9李介丞評價其「保衛有方，商賈四集，遂雄視

一隅，海寇出入亦憚之。」
10
 

許龍佔據南洋，不僅僅勒船報水、「計舟榷稅」，其所擁有的田糧租稅，數量也非常巨大。

順治六年十一月黃海如引鄭成功進攻南洋寨，許龍敗走，鄭氏從南洋寨「搬運糧粟萬餘石，

                                                             
1 參見黃挺：明清時期的韓江流域經濟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 
2 嘉靖《大埔縣誌》卷二，地理志·街市，載《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20》，頁 9。 
3 羅萬傑：潛我公八十有一壽序，《三河匯城饒氏族譜》，2001 年續修手抄複印本。 
4 肖文評：《白堠鄉的故事:地域史脈絡下的鄉村社會建構》（北京：三聯書店，2011 年），頁 121-122。 
5
 康熙《澄海縣誌》卷十五，人物，載《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30》，頁 139。 

6 李才進編：《三灣史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三卷，地理生態，頁 32。 
7 乾隆《潮州府志》卷六，城池，載《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3》，頁 72。 
8 郭斐：《粵大記》（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年），卷三，事蹟類，頁 59-60。 
9
 康熙《澄海縣誌》卷十五，人物，頁 139。 

10 李介丞：《明季嶺東山砦記》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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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軍器船隻稱是。」
1
順治七年，許龍終於又回到南洋寨，同年捐建蘇灣都文昌祠，將「海

後十八門田園共一千二百零畝，南畔洲田園共二千二百二十畝」的一半租息捐給文昌祠作為

祠產，一半作為許氏子孫自己的產業。
2
其中，「海後十八門」，當地人被稱為「頭塭尾塭」，

實為海水淹沒之地，所謂十八門，也稱為「十八桁」，即擁有十八個可供近岸定置漁業使用

的桁位。
3
此外，許龍還在海後建「許府」，專為南洋許氏掌管海濱田地和貯存租糧。許氏家

族在地方上擁有的資產非常雄厚，即使經歷了遷界的打擊，雍正年間，許龍之孫許捷仍捐海

後潮田 300 畝，作為蘇灣文昌祠祠產。
4
 

明末清初，韓江三角洲的濱線繼續外移，瀕海多沙洲、圩田、潮田，土地面積逐漸增加，

圈佔海界的許龍擁有對這些新生土地的權力。從十八桁、潮田這些名目可以看出，許氏實際

上佔有南洋附近的田園、灘塗、漁業、港口等多種瀕海資源，並能從中徵收租稅，獲取豐厚

利潤。當然，許龍的經濟活動不僅僅局限于獲取本土資源。 

明代中後期，潮州所處之漳潮海域，是海上私人貿易最繁盛的區域。鄭舜功《日本一鑒·

擇海圖經》卷一《萬里長歌》中記載其嘉靖三十五年從廣州出發前往日本的航線： 

欽奉宣諭日本國,驅馳嶺海乘槎出。 

五羊歌鼓渡三洲,先取虎頭出襆頭。 

大鵬飛鳴平海札,看看碣石定鐵甲。 

靖海東頭馬耳還,大家井里傍牛田。 

天道南陽王莽滅,詔安走馬心旌節。 

鎮海先須定六鼇,下門平靜金門高……5 

鄭舜功從廣州虎門出海，沿著廣東、福建沿岸北航，經大鵬、碣石、靖海、南陽、王莽、

詔安、鎮海、金門等港口到日本的有馬島，最後到達長崎。這是明中後期中日貿易的一條重

要航線。6其中，南陽、王莽都是地名，《日本一鑒》中自注為： 

南陽，地名，約去大家井五十里，王莽，地名，約去南陽九十里，皆潮海地方。

詔安，縣名，約去王莽六十里。走馬，溪名，約去詔安八十里，皆漳海地方。而我俱

                                                             
1 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永曆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頁 8－9。 
2 乾隆《澄海縣誌》卷七，壇廟，載《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28》，頁 396。 
3 李才進：《三灣史略》第三卷，地理生態，第 25 頁。 
4 乾隆《澄海縣誌》卷七，壇廟，第 396 頁。 
5 鄭舜功：《日本一鑒•桴海圖經》（1937 年影印舊抄本，）卷一，萬里長歌，頁 3a-頁 3b。 
6 朱鑒秋： 《日本一鑒桴海圖經及明代中日海上航路的研究，《海交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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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其右。1 

文中的南陽當為「南洋」，而「王莽」應為「黃芒」，位於南洋東北方的海山島。其他地

名，如大家井、牛田洋等，跟南陽、黃芒一樣，都是粵東沿海重要的港口，也是許朝光、朱

良寶等人對外走私貿易的活動基地。許龍接續朱良寶佔據南洋寨，也可視為其涉足海上商貿

的嘗試。只是當時鄭氏集團幾乎壟斷東南海上貿易，作為鄭成功的敵對一方，他的海上商業

活動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蘇利，據傳是潮州饒平東界半島人，後流落惠州海豐，2以惠州碣石衛為據點，成為清

初粵東沿海幾大實力人物之一。碣石衛設立於洪武二十七年，位於惠州東南部沿海碣石灣，

水深山險，海礁錯列，有利攻守。碣石衛除轄前、後、左、中、右等五個內所外，還轄有平

海所、捷勝所、甲子所和原屬惠州衛的海豐所。3  

崇禎末年，碣石衛指揮張明珍掌控碣石衛城，據言此人「殘酷異常」，「居民岌岌」。順

治二年，石橋場居民「陰通海寇蘇成，陽與明珍合夥，珍不覺，遂為所擒，囚解至縣，餘黨

悉潰」，蘇成入踞碣石衛城，佔據當地重要的鹽場——石橋場，「抽租占業，豐民自是受其荼

毒。」
4
 

順治五年正月，蘇成死後，其部下蘇利接續蘇成，佔據碣石衛達二十年之久，並以碣石

衛為據點，陸續控制了周邊的甲子所、捷勝所、坎下城等軍事要地，
5
與南下征糧的鄭成功

也有過數次交鋒。順治七年，蘇利迎降平南王，獲封副將，但並未實授，至順治十一年六月，

被正式授予「碣石總兵，升水軍左都督，統本部官兵，駐劄碣石衛，防禦海寇。」
6
 

蘇利佔據惠州東南沿海地方，「自稱太師」，境內田地、礦場、鹽場等資源多為其所占，

「抽租無處不到」，「衛戶錢糧」也收歸蘇利囊中。
7
除此之外，他也同許龍一樣，參與對日

貿易。日本《唐通事會所日錄》中康熙初年尚有數次記錄了「碣石衛船」的信息。
8
 

總之，從吳六奇、許龍、蘇利三人的發跡經歷可以看出，紛亂時期的豪強們踞堡自守，

往往控扼住地方水陸交通樞紐，或開闢市場，召集商賈，徵收地租和貨稅，或圈佔海界，獲

                                                             
1 鄭舜功：《日本一鑒·桴海圖經》，卷一萬里長歌，頁 3a-頁 3b。 
2
 江日升：《臺灣外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卷三，頁 98。 

3 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卷十公署，頁 34a. 
4 乾隆《海豐縣誌》，卷十邑事，載《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 12》，頁 322。 
5 乾隆《海豐縣誌》，卷十邑事，頁 322。 
6 《清世祖實錄》，卷八四，順治十一年六月丁卯。 
7 蔡皇勷：《華袞手記》，卷下清朝紀事，載李龍潛等點校：《明清廣東稀見筆記七種》（廣州：廣東人

民出版社，2010 年），頁 55。 
8 東京大學史料編輯所編纂：《唐通事會所日錄》（東京大學出版會，1955 年），頁 23。感謝焦鵬博士提

醒並惠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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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潮田、鹽場和漁業資源，並且接續本地既有的貿易傳統，獲利豐厚。戰亂之中，他們聚攏

資源、訓練壯丁、修備器械，逐漸成為掌控地方局勢的強權人物。 

三、與鄭氏抗衡：粵東三總兵勢力的發展歷程 

總體而言，以吳六奇、許龍、蘇利三者為主的粵東豪強勢力的發展可分成三個階段：崇

禎末年到順治七年之前、順治七年至順治十一年間、順治十一年之後至康熙五年。 

如前所述，順治七年之前，粵東地區處於群雄混戰的狀態。其中，澄海地方的黃海如跟

許龍、張禮等人的矛盾最大，多次因爭奪地盤爆發混戰，以重兵扼守韓江中上游的吳六奇在

黃海如圍困潮州城時也跟黃氏有過交鋒。而此時鄭成功剛剛入海不久，基業未穩，東南沿海

一帶島嶼多被其他派系佔據，鄭成功無有定地，只能在廈門、金門到南澳之間的海域遊曳。

順治六年，福建糧荒，鄭鴻逵等人南下潮州，據有揭陽，「隨地取餉」，1鄭成功也于當年改

奉永曆正朔，並在十月自統兵馬下詔安，屯兵於漳潮交界之分水關，欲與「復明潮兵併，」

共圖進取。2醉翁之意，溢於言表。鄭成功之南下，一來為搶糧，二來更是希望能佔據潮州

作為地盤。 

此時的潮州總兵為郝尚久，順治五年兩廣都督李成棟叛清歸明之後，郝被馳封為新泰

伯，郝與鄭氏「兩家雖同奉正朔，實各按劍。」3然而，郝尚久雖為潮州總兵，實則僅僅據

有潮州城，潮城之外，是各豪強們自己的地盤。正如當時隨鄭成功駐師漳潮邊界分水關的戶

科官員楊英所記錄的： 

時潮屬不清不明，土豪擁據，自相殘併，糧課多不入官。黃岡有掛征南印黃海如，

南洋有許龍，澄海有楊廣，海山有朱堯，潮陽有張禮。4 

順治六年十一月，鄭成功進抵黃岡，黃海如請見鄭成功，極力勸說鄭成功駐軍潮陽，因

為「潮陽饒富，甲於各邑，且近海口，有海門所、達濠浦可以拋泊海艘，通運糧米次守。」

5黃海如的建議，無非是要引鄭氏進擊許龍、張禮，而自己坐收漁利,因為占踞潮陽「須假道

南洋，由鱟澳過達濠浦至邑」。鄭成功採納了黃海如的建議，以「出師從王」之名發諭許龍，

「令除道並備小船以候過師」，許龍拒絕，於是鄭成功以「以陸師搗其巢穴」，許龍僅以身免。

鄭成功在南洋「搬運糧粟萬餘石，餘軍器船隻稱是」。6許龍敗走後，附近之楊廣、朱堯等人

                                                             
1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卷一，頁 8。 

2
 參見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永曆三年十月初十日，頁 4。 

3
 不著撰者：《閩海紀略》，永曆四年，載《臺灣文獻叢刊 23》（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4。 

4
 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永曆三年十一月初一日，頁 7。 

5
 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永曆三年十一月初一日，頁 8。 

6
 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永曆三年十一月初八日，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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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來歸附，惟張禮拒絕。時達濠有三寨，張禮踞青林寨，「每寨千餘□□，負固自恃，不隸

版圖，每歲截海剽掠。先年徑與定國公為難，至是仍復自逞，不遵諭令。」於是鄭軍先攻

青林，張禮降（後被鄭鴻逵所殺），達濠等地均歸順。1 

順治七年正月鄭成功到達潮陽，潮陽知縣率父老郊迎，鄭成功駐師潮陽城，進攻潮陽、

普寧等地寨堡，征輸糧米。而後，又往攻揭陽，時佔據揭陽縣城的九軍首領邱瑞、劉公顯等

人歸順，「至是追取正供數萬，俱樂輸。」2鄭軍一度進攻碣石，不過被蘇利擊退。3 

順治七年六月，鄭成功、鄭鴻逵合力圍攻郝尚久，包圍潮州城，漳州兵來援，原先被鄭

成功打敗的許龍亦「渡載入城」。潮城屢攻不下，鄭軍退回潮陽。4當是時，平南王尚可喜、

靖南王耿繼茂所率清軍已經從粵北緊逼廣州，郝尚久於是「削髮歸清」。八月份，原據有金

門、廈門地方的鄭彩、鄭聯和鄭芝鵬有隙，鄭芝鵬南下潮陽勸說鄭成功趁機奪取廈門為家，

於是鄭成功回到廈門，使計殺鄭聯，「盡收其戰艦兵卒」，其手下將領都歸附鄭成功，鄭彩出

逃，後來鄭成功以書招回。至此，鄭成功佔據了廈門、金門，控制了從廈門到銅山、南澳、

海山、達濠等閩粵沿海一線的重要島嶼。 

就在鄭成功勢力迅猛發展之時，清廷對廣東的另一波大規模軍事行動也正在進行中。順

治六年五月，清廷命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進剿廣東，
5
以收復因李成棟反叛而重入

南明的版圖。是年十一月，二藩所率清軍進入廣東境內，攻克南雄等粵北重鎮。隨後，清軍

在粵北修整，為第二年十月全力進攻廣州備戰。在此期間，粵東豪強如蘇利、吳六奇等，「率

所部弁兵迎降」，被授予副將銜。
6
許龍歸附清朝的具體時間不詳，但在順治八年，他已經

是「撫兵」的身份了。7 

隨著清軍在廣東的軍事推進，各地多改易旗幟，鄭軍在潮州的糧餉無法繼續追征。順治

七年十一月，鄭成功再次南下潮陽，圍攻潮州城，此時，清廷將福建、川湖等地兵力亦調來

協助尚可喜，十二月潮州解圍，鄭成功退回南澳。順治八年鄭成功改廈門為思明州，斬殺鄭

芝鵬，解除鄭鴻逵兵務，重新佈署閩粵一線島嶼兵將，與清廷展開長期的對峙。 

                                                             
1
 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永曆四年四月，頁 10。 

2
 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永曆四年四月，頁 14。揭陽九軍之亂，可參見陳春聲：從「倭

亂」到「遷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動亂與鄉村社會變遷，《明清論叢》，第 2 輯，頁 99-100。 
3 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永曆四年二月，頁 14。 
4
 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永曆四年七月二十日，頁 17。 

5 《清世祖實錄》，卷四四，順治六年五月丁丑。 
6 《清史祖實錄》，卷八四，順治十一年六月丁卯。 
7 乾隆《揭陽縣誌》，卷七兵燹，載《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17》，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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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粵東地區幾番易幟，鄭氏集團和清廷將領亦叛服不常。1隨著戰局的發展，許龍、

蘇利、吳六奇三人的地位日益突出。 

順治十年三月，潮州總兵郝尚久宣佈反清復明，八月，遭到平南王、靖南王親自率兵

全力圍攻，不久戰敗投井身亡。2在此期間，吳六奇扼守程鄉大埔等處，並先後協助清兵解

除潮州府城、揭陽等多處危機，出力甚巨。3蘇利亦「調集本部弁兵船只，忘身盡職，毫無

遲誤。」許龍原歸屬郝尚久，後在澄海知縣王躬允的勸說之下，轉而投清。
4
三人聯合對抗

郝、鄭軍隊，得到清廷的嘉獎。順治十一年，許龍授水師副將，駐紮南洋，後又「以總兵官

用」。5蘇利和吳六奇則分授碣石總兵和協鎮潮州總兵，6而後又再得超擢： 

蘇利着升水軍左都督，統本部官兵，駐劄碣石衛，防禦海寇。吳六奇着升左都督，

統本部官兵，駐劄饒平衛，防禦鄰境盜賊。俱換給敕印。7 

如此，許龍、蘇利的勢力得到鞏固，吳六奇的勢力範圍也開始延伸到潮州沿海之饒平南

部，並在平南王尚可喜的支持下除去原先盤踞黃岡、大城所等饒平沿海的余仁勢力，掌控了

漳潮邊界的戰略要地黃岡、柘林等地。
8
至此，粵東沿海逐漸形成了吳、許、蘇三足鼎立之

勢。 

當時，擅長陸戰的滿漢騎步兵根本不足以跟鄭氏的兵船抗衡，清廷所能利用者就是這些

佔據閩粵瀕海十數年的地方豪強。許龍、蘇利，久居海濱，「饒獲魚鹽之利，其所團練勁旅，

俱系土著，且多自備海船。」清廷在廣東沿海的戰事，多借助他們的人員和船隻。如清軍進

剿海南，所用船隻即主要來自蘇利，郝尚久之亂，也是調用蘇利兵船「往潮協剿。」 9而後，

清廷也開始修造戰船，但只能巡行內海，出外海船隻還是需要借助許、蘇二人之力。至於發

跡于山區的吳六奇，其下屬多為陸兵，不諳水性，「向無戰船及熟悉航海之官員」。順治十五

                                                             
1
 關於順治、康熙年間鄭氏集團將領的歸降，可參見孔立：鄭氏官兵降清事件述論，《鄭成功研究國際學

術會議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2 關於順治年間廣東整體戰局情形，可參見劉正剛、喬玉紅：在清與明之間徘徊：順治時期廣東社會考察

，《暨南史學》第六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9 年）。 
3 乾隆《揭陽縣誌》，卷七兵燹，頁 316-318。 
4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影印本），己編第二本，

頁 324-333。 
5
 《清聖祖實錄》卷六，康熙元年正月乙丑。 

6
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編刊委員會編：《明清史料》（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年），

甲編第四本，頁 336；《明清史料》（中國科學院編輯： 《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系列》， 北京：國家圖書

館出版社， 2008 年），丁編上冊第一本，頁 189。 
7
 《清世祖實錄》卷八四，順治十一年六月丁卯。 

8
參見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影印本），己編第五本，

頁 856-857。 
9
順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平南王、靖南王王揭帖，參見《明清史料》（中國科學院編輯： 《明清內閣大

庫檔案系列》，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丁編上冊第一本，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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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海寇攻破饒平大城所，
1
寇降之後，吳六奇重整饒平沿海軍事要地柘林的兵力，從廣

州、南雄、惠州、羅定、肇慶等地「抽足缺餉千名移給」充柘林水兵，捐造戰船數百艘。
2
不

過還是不能與蘇利、許龍的水師戰備相比較。許龍的汛地在南洋、萊蕪一帶，蘇利則以碣石

為基地，勢力擴張到潮州惠來縣，接近潮陽一帶，二者正處於潮州重要的產糧區揭陽、潮陽

的兩翼，是對抗鄭氏的關鍵地帶。尤其是許龍的地盤，隔海與控扼閩粵航道、地當鄭軍南下

要地的南澳隔海相對。康熙元年正月，平南王尚可喜以「南洋與南澳相對，最為要地」，加

之許龍自投誠以來屢建功績，請命授許龍為潮州水師總兵官，駐紮南洋，得到批准。3第二

年，清廷更將進攻南澳的任務交給許龍，吳六奇的船隊也統歸許龍代管。
4
故而，鄭成功在

粵東沿海最防備的就是許、蘇二人，多次要求駐守南澳的猛將陳豹小心提防蘇、許二處會師；

而許、蘇與陳豹之間攻防數百餘戰，按許龍的說法，彼此是「有不共戴天之仇。」
5
 

不過，在鄭成功勢力逐漸鞏固壯大之時，清廷也在醞釀着對鄭氏的招安。從順治十年

開始，
6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順治十一年二月，清廷與鄭成功達成和議，鄭成功接受清

廷「海澄公」封號，掛「靖海將軍」印，防剿浙、閩、粵海寇，得到的好處是「海洋船隻，

俱令管理稽察，收納課稅；所部官員，照舊管轄」，同時得在泉、漳、潮、惠四府安插兵馬，

四府水陸寨游營兵餉均屬鄭氏部下官兵。7根據此和議，鄭成功除了可以合法壟斷東南沿海

貿易稅額之外，還可統率泉、漳、潮、惠四府兵防。 

可想而知，清廷開列的這份招撫清單，勢必引起泉漳潮惠等地原有將領，尤其是吳六奇、

蘇利、許龍等本地豪強的極大不滿。而對於鄭成功而言，這卻是一個「將計就計，權借糧餉，

以裕兵食」的大好時機。
8
他在順治十一年二月接到順治皇帝的敕諭之後，立即分遣各提督

總鎮上至福州、下至惠潮派助捐輸，同時派出部下欲行統管四府兵備，在惠潮各地招募兵丁。

9鄭成功在福建漳、泉、福、興等地征派助餉時，各地「以和議未定」，「無敢阻抗。」1但在

                                                             
1
 參見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人物·列女，頁 667。 

2
 順治十六年十一月李棲鳳為潮屬沿海防務事揭帖，參見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

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頁 323。 
3
 《清聖祖實錄》卷六，康熙元年正月乙丑條。 

4
康熙二年八月初九明安達禮等題為進剿南澳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三），載陳支平主

編：《臺灣文獻彙刊》（九州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1 輯第 8 冊，頁 27。 
5
康熙二年八月初九明安達禮等題為進剿南澳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三），頁 26。 

6順治十年四月初九日浙閩總督劉清泰題為招撫鄭成功事本，參見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館編輯部主編：《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12。 
7
順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李棲鳳題為海澄公鄭成功委官到饒平並與官兵衝突事本，參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

輯》，頁 74－75。 
8
 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永曆七年八月條，頁 62。 

9
 參見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永曆八年三月條，頁 74；順治十一年兵部題為鄭氏部將在

潮屬招兵事本，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頁 85-86；順治十一年十月初三日李棲鳳題為鄭成功派兵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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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東的遭遇就大不相同了。如前所述，至順治十一年，惠潮瀕海已經逐漸形成吳、許、蘇三

足鼎立的局勢，此時清廷以四府作為鄭氏兵卒安插之地，並同意鄭氏原轄武官聽其酌量委

用，勢必將當地漸趨平衡的軍事勢力劃分重新打破，首當其衝的就是剛剛升任總兵不久的吳

六奇。 

吳六奇于順治十一年初在平南王尚可喜的推薦下被授予「協鎮潮州總兵」，統兵一千，

駐防漳潮交界之饒平地方。而就在順治十一年二月初十日，鄭成功得到了清廷應允，十五日，

即命部下李為榮為饒平總兵，火速赴饒平上任。十七日，李為榮人馬到達饒平縣城，吳六奇

派發部下開門出戰，李氏敗走。吳六奇的解釋是沒有接到部文，真假難分；而事實上，吳六

奇的背後是有平南王尚可喜等人的支援。鄭氏若與清廷和議，尚可喜等人的力量和利益也將

被削弱。2 

儘管如此，鄭成功繼續增派部下為總兵前往詔安、漳浦、黃岡等地，也繼續遭到潮州方

面官兵的堵禦。時任潮州總兵劉伯祿在九月份的塘報中說： 

照得海澄公佔據福建島嶼，距潮州甚近，紅頭兵結黨結夥，接連不斷，且差總

兵來潮，塘報頻繁，因不知其意圖，人心浮動。3 

此時，許龍、蘇利等人也感受到鄭氏的威脅，故而當鄭成功派部下朱躍前往饒平沿海佔

據海山島時，許龍以「汛地相近，聚眾防禦。」蘇利亦表態「荷蒙皇恩，捨身報效，至死不

忘。」4其實言外之意，卻是欲誓死抵擋鄭軍。 

無論如何，順治十一年，在和議的名義之下，鄭成功以「海澄公」之名，將觸角延及福

州、浙江紹興一帶，甚至要求「以浙、閩、東粵近沿各郡與其安插，並支糧餉」，5直至當年

十二月，清廷決定放棄對鄭氏的招撫政策，「特命世子充定遠大將軍，統率大兵征剿。」6第

二年，鄭成功再次攻陷漳泉地方，進攻潮州，吳六奇等人再次與之交鋒。7順治十六年（1659），

鄭成功北征失敗，清廷糾兵圍剿廈門、銅山等地，福建總督李率泰行文請蘇利、許龍二人發

兵前往福建協同作戰，二人迅速調集兵船，未獲邀請的吳六奇也主動請求一併出戰，甚至不

等總督批示，「業移蘇鎮、許龍訂約旗幟色號，及將戰船移送潮道驗閱出海。」
8
  

                                                                                                                                                                               
潮州事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頁 55-58。 
1
 楊英撰，陳碧笙校注：《從征實錄校注》，永曆八年七月條，頁 79。 

2
順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李棲鳳題為海澄公鄭成功委官到饒平並與官兵衝突事本，《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

頁 73－76。 
3
順治十一年十月初三日李棲鳳題為鄭成功派兵南下潮州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頁 55-58。 

4
順治十一年十月初三日李棲鳳題為鄭成功派兵南下潮州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頁 55-58。 

5
順治十一年十月劉清泰為鄭成功終不受撫事揭帖，《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頁 109。 

6
順治十一年十二月敕諭世子吉都稿，《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頁 110-111。 

7
順治十二年九月初二日李棲鳳題為鄭軍包圍揭陽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編》，頁 157。 

8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影印本），己編第六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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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六奇等人的舉動，與其說是對清廷的效忠，不如說是想利用鄭氏北征失敗之機，對屢

次侵佔自身地盤的鄭氏的一次反攻。 

康熙元年陳豹降清之後，鄭成功又派杜輝等人前來駐守。不久，鄭成功亡，鄭氏內部因

承繼問題內訌，許龍認為此時正是進擊南澳、削弱鄭氏勢力的大好時機，於是極力贊成康熙

二年五月針對南澳的進攻。但是，在五月的備戰過程中，吳六奇、蘇利二人均試圖脫身在外，

吳六奇以舟師不備為名，蘇利則以碣石汛防為由，並不打算親自前往督戰。最後雖然在鎮海

將軍王國光、提督楊遇明等人的督促下，吳六奇親率額定官兵船隻等候進擊，蘇利則仍以不

可擅離駐地轉派副將前來。進兵過程中，惟許龍船隊較賣力，吳六奇部將雖待命，然而「雙

方言語不通」，許龍派下將領難以駕馭；蘇利的船隊則放開缺口，「放走賊船」，銅山鄭軍來

援南澳，蘇利船隻即不知去向，剩許、吳二人船隊停泊在萊蕪，「得不償失」。於是，平南王

尚可喜等人同意了許龍的奏請，將進擊南澳的任務交由許龍，「相機獨自奮進，相應將攻打

賊船之兵飭交許龍，並增補吳總兵官之船兵，統歸許龍管帶。」如果不足，還可以從總督、

提督下的水師各營抽調，「渡海之船，仍交給許總兵官備辦為宜。」1  

可以說，此次進擊南澳雖然失敗了，許龍卻由此得到了清廷的信任，並完全獲得潮州沿

海水師的管治權。只是未幾，康熙二年十一月，許龍即被奏報其兵船秘密將揭陽、潮陽等地

米糧運到廈門、南澳貿易，遭到警告。
2  

四、海上之利與遷界中的三總兵 

粵東豪強與鄭氏之間的競爭，既表現在潮州本土，又波及他們在海外的活動。 

有學者認為明末清初鄭芝龍控制和掌管海上貿易事務，為海商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安

全保障，在他的保護下，福建海商每年可避免數百萬商貨銀錢的損失。3不過，這種保護大

概主要是指福建而言，對處於鄭氏勢力邊緣的潮州地方而言，這樣的保護或許存在限制的性

質。例如崇禎末年，鄭氏部將鄭彩任潮州參將，曾經對潮州的貿易加以限定，伏下了潮州本

地商人與鄭氏之間的矛盾。4鄭成功掌控了東南海上對荷、對日和東南亞貿易之後，與之敵

對的粵東豪強的海上活動必因此大受影響。 

為防止接濟鄭氏，清廷在順治年間即對沿海居民出海貿易進行限制。順治十八年，清廷

                                                                                                                                                                               
1100-1101。 
1
康熙二年八月初九明安達禮等題為進剿南澳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三），頁 5-28。  

2康熙二年十一月初三日明安禮達等題複楊遇明為許龍等違禁與賊通商事本，參見《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

案譯編》（三），頁 51。 
3 辛元歐：十七世紀的中國帆船貿易及赴日唐船源流考，載《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九輯，臺灣中

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 年），頁 206。 
4 參見盧正恒：《官與賊之間：鄭芝龍霸權及「鄭部」」》，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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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在東南沿海地方實行遷界，尤以福建、廣東最嚴。然而，既有研究也已經表明，清廷所

厲行的遷界和禁海，對於控制沿海的藩王和地方實權人物而言，非但沒有太多約束力，反而

更利於他們壟斷瀕海貿易之利。
1
 

如前所述，康熙元年、二年，清廷還多次催促許龍、蘇利、吳六奇三人對南澳用兵，所

以三人在沿海的主要據點並沒有內遷。從《華夷變態》、《唐通事會所日錄》等日本文獻看來，

就在康熙初年遷界令最嚴格之時，同樣存在潮州商船前往日本貿易的記錄，2只是相較于鄭

氏集團，所占份額極小。 

《唐通事會所日錄》卷一還記錄了一個潮州商船索賠事件。康熙二年七月，有一艘潮州

商船在日本五島沖被荷蘭船撞沉，大概跟荷蘭人要報復鄭成功奪取臺灣有關。但是，荷蘭人

分不清楚鄭氏船和其他中國商船的區別，於是誤傷了潮州船。為此，潮州船船主和另外一艘

「碣石衛船」船主一併在康熙三年九月二十日向長崎奉行提出申訴。隨後，「潮州許龍」和

「鄭經」都分別寫信給長崎奉行，最後許龍方面同意和解。而在後續處理中，日本方面要潮

州商船的人員乘坐鄭氏的「廿四番船」回國，但是被拒絕了，因為該船跟他們是敵對關係，

所以不能乘坐這艘船回去，最後改為乘坐荷蘭船回國。3 

這一事件充分證明，在嚴厲的遷海期間，許龍還是可以派出商船前往日本做生意，並且，

從潮州商船與碣石衛船一併提出賠償的舉動看來，面對鄭氏在海上的壟斷勢力，許龍和蘇利

二人的聯合不僅僅是在粵東陸上，他們在海上貿易方面同樣存在合作關係。 

當時的東亞貿易，以中國-東南亞-日本三角貿易最盛。4許龍等人的海上活動也應放在這

一貿易圈中理解。如《華夷變態》中記，康熙五年，有兩艘潮州商船于當年二月二日從潮州

南洋出海，先到暹羅、廣南，六月六日啟程回南洋。結果到了附近，才發現此時許龍所在的

南洋地方也被遷界，許龍已經被帶走。於是，這艘船隻能轉而航向日本，最後在十一月二十

六、二十七日分別自長崎出船回國。5 

 此外，海上貿易網路中各方勢力彼此交織，在變幻的時局中、利益驅動下，政治上對

立的勢力偶爾聯手，進行秘密交易亦非罕見。雖然許龍等與鄭氏各屬不同陣營，雙方爭鬥持

續十數年，但如前所述，康熙二年，有官員舉報許、蘇二人竟將揭陽、潮陽等地米糧運到南

澳、廈門等處貿易，這一情況可為例證。 

                                                             
1
 參見韋慶遠：論康熙時期從禁海到開海的政策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9 年第 3 期；李金明：

清初遷海時期的海外貿易形式，《南洋問題研究》，1995 年第 3 期等。 
2
 參見焦鵬：清初潮州的對日海上貿易，《潮學研究》第 13 輯，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75。 

3 東京大學史料編輯所編纂：《唐通事會所日録（一）》（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 年），頁 21-27。 
4 吳偉明：十七世紀的在日華人與南洋貿易，《海交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頁 51-52。 
5 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變態》，卷五，東洋文庫（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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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元年之後，鄭氏與清廷在東南沿海的力量逐漸發生逆轉。鄭成功去世，鄭氏集團內

部矛盾公開化，康熙二年、三年間，有大批鄭氏部將降清。對粵東局勢影響最大者，當是南

澳守將杜輝降清。康熙二年十月，杜輝開始與吳六奇接觸，醞釀降清，號稱所帶「官兵有五

千，大船肆拾只，中船百餘隻，民有二十萬。」十一月杜輝家眷及部兵被接往揭陽安插，民

眾則被安插于饒平黃岡等地，
1
南澳島內城郭屋宇遂毀，清廷在粵東沿海的最大威脅消失了。 

康熙三年，遷界令再次下達，此時的粵東三總兵已經失去了直接對陣鄭氏的「防火牆」

價值，此後他們的命運也各有不同。 

康熙三年（1664），瀕海再遷，吳六奇所統領的饒平沿海如大城所、黃岡等地軍民均需

內遷。吳六奇呈請平南王，將「大城之兵移處界上，爰就西林度地建寨而駐守之。」西林位

於饒平縣黃岡河上溯十里的地方，屬於界內，吳六奇在此修築城寨，將軍民分別安置。2總

體看來，吳六奇的舉動顯示其對清廷的高度配合。八月，在抗拒不遷的蘇利被殺之後，吳六

奇上書請調任別省。 
3
而後，他又以身負重病、饒平地方重要，上書奏請次子吳啟豐承襲饒

鎮總兵,《清聖祖實錄》中載： 

（康熙四年七月己亥）平南王尚可喜疏言廣東饒平總兵官吳六奇老疾不能供職,

上念吳六奇有投誠防汛功，命其子吳啟豐以副將管廣東饒平總兵官事。
4 

清廷一開始同意了吳六奇的請求，不過到康熙十一年，還是把吳啟豐調任貴州安籠總兵

官，
5
以遠離吳氏的大本營。 

三總兵中，相較于吳六奇的全身而退，蘇利的結局最為悲慘。 

康熙元年，蘇利所在的碣石衛尚不需內遷，成為了粵東沿海界外遷民的避難之所。6至

康熙三年要求續遷海界時，他已「擁眾數萬」。
7
 此時蘇利拒遷，其部下私自毀掉界石墩台，

被副將曹志密告平南王抗遷，康熙三年八月十二日，平南王下屬鎮海將軍王國光等進剿碣石

衛，蘇利出城迎戰，中箭而死，蘇利餘黨逃散，
8
海豐、碣石沿海續遷。 

至於許龍，則一直保全至康熙五年。其所在南洋地方，康熙元年免於遷斥，康熙三年瀕

海再遷時仍保留下來，俗稱「兩河中間」。至康熙五年，南洋一圈居民亦需遷入內地，澄海

                                                             
1 吳六奇：招撫南澳題疏，載《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30》，頁 357。 
2
 吳六奇：鼎建西林寨碑記，載《豐順湯田吳氏敦倫堂族譜》（1942 年刻本），卷三藝文記序類。感謝

肖文評博士惠賜資料。 
3 吳六奇：題請別調疏，載《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30》，頁 361。 
4 《清聖祖實錄》，卷一六，康熙四年七月己亥條。 
5 《清聖祖實錄》，卷四十，康熙十一年九月丁亥條。 
6 參見黃挺：清初遷海事件中的潮州宗族，《社會科學》2007 年第 3 期，頁 144。 
7
 參見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八征撫，頁 949。 

8 蔡皇勷：《華袞手記》，卷下清朝紀事，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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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撤銷建置，歸併入海陽縣。許龍家屬被遷往程鄉，許龍被帶到北京入旗。康熙二十七年樟

林寨上林氏所撰《古跡大觀》記錄了這一過程： 

時幸新授總兵許龍保蔭，是以緩遷。眾荷其功，鄉紳里老乃題捐派湊，買鄉中林

家祠堂邊空地，築蓋一祠以奉許公生辰。不意蓋建未成，即復有奉旨斥地之令。隨

於康熙三年甲辰，我澄全斥，僅留南洋、澄洋岡、南沙寨等鄉一圈，名曰兩河中間。

我鄉先斥，屋宇、磚石、物件、樹木，悉被未遷之人搬砍已盡。後至丙午年，南洋等

鄉也斥。即有奉旨着許眷屬搬程鄉。未幾，又欽差大人同提督拘許上京歸旗。
1 

至此，顯赫一時的粵東三總兵全數消散，粵東沿海地區延續了一百多年的軍事性豪強基

本被剷除。 

五、結論 

自明代中期以來伴隨著瀕海資源的爭奪和海界的圈佔過程，漁鹽與市舶之利成為閩粵地

方社會經濟的三大來源，而所謂「紳裔強族」往往自專其利。2 前文提及的許朝光、朱良寶、

許龍、蘇利等人均佔有瀕海大量資源。同時，鄭氏家族也在閩南粵東沿海擁有大量鹽田、莊

園外，還以「海主」之名「占管南澳海面」。
3
 

鼎革之間，以吳六奇、許龍、蘇利為代表的粵東強有力軍事豪強成為眾多地方資源的壟

斷者。鄭芝龍鄭成功集團則從崇禎到康熙年間，幾乎壟斷了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利益，從反

面也限制了其他非鄭氏集團商人的利益；其南下潮州征糧協餉的舉動，更直接衝擊了本地自

明中期以來所逐漸形成的瀕海資源的圈佔和分配原則。 

戰爭使得粵東地區作為清朝與鄭氏對抗的前線，地方政權旗幟多番反復。自順治末年至

康熙初年，在粵東地方逐漸形成了以吳六奇、許龍和蘇利為主力的三大陣營，他們跟鄭氏之

間存在軍事上、經濟上的競爭關係。但是，因為他們事實上又都處於同一貿易網路之中，秘

密交易同樣存在。總之，在特殊時局中，前者歸入清朝，助長了清廷的水師力量，同時以清

廷的名義與鄭氏進行抗衡。這種對抗，實則延續了明代中後期對地方資源和海上利益的爭

奪，亦凸顯了鼎革之際地域社會發展的複雜性。 

（原載李孝悌、陳學然主編《海客瀛洲：傳統中國沿海城市與近代東亞海上世界》，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7 年。） 

                                                             
1上林氏：古跡大觀，見汕頭市政協學習和文史委員會、澄海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樟林古港》（香

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62-163。 
2
 參見康熙《詔安縣誌》，卷三方輿，頁 443。 

3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孔毓珣奏陳廣東內河外海事，《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故宮博物院，1977 年），

頁 802。 


